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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前的技术民族主义理论框架较少用来探讨新兴国家的技术

政策ꎬ 其原因在于传统的 “优势—弱势” 和 “技术—情感” 二分框架未能有

效解释这些国家将技术突破与国家建构深度绑定的叙事模式ꎮ “发展型技术民

族主义” 旨在将技术发展转化为现代化叙事与政治合法性的来源ꎬ 实现经济

结构跃升与国家认同重塑ꎬ 具有发展导向性、 国家建构性和策略灵活性等特

点ꎮ 自沙特阿拉伯建国以来ꎬ 技术始终是理解该国民族主义演化的重要线索ꎮ
在经历了传统资源民族主义和资源技术民族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后ꎬ 沙特在 ２０１６
年提出 «２０３０ 愿景»ꎬ 正式步入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阶段ꎮ 在技术权力层面ꎬ
沙特通过制度建设、 标准塑造与资本输出向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绿色能源等

新兴产业延伸ꎻ 在技术安全叙事上ꎬ 沙特将 “自主可控” 与 “文明认同” 结

合ꎬ 既通过多元合作和本土研发降低对外依赖ꎬ 又在伦理、 文化和治理层面赋

予技术发展以伊斯兰价值合法性ꎮ 沙特的经验表明ꎬ 技术民族主义在技术后发

国家并非被动抵御外部压力的工具ꎬ 而是国家重塑权力结构与社会契约的主动

回应机制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虽是后发国家的战略选择ꎬ 却

也潜藏新的结构性风险ꎬ 需避免技术民族主义异化为新的不平等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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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转型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双重背景下ꎬ 技术已成为国

家间竞争与合作的核心要素ꎮ①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ꎬ 技术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ꎬ 更是塑造国家身份、 提升治理能力与获取战略自主的重要资源ꎮ② 中东

地区的地缘竞争、 能源转型压力与人口结构变化ꎬ 正进一步推动该区域国家

将技术置于国家战略的前沿位置ꎮ 沙特阿拉伯作为典型的资源依赖型国家ꎬ
面对后石油时代的新挑战ꎬ 其国家转型路径与现代化战略尤为引人注目ꎮ 长

期以来ꎬ 沙特的国家合法性和民族认同主要依托于两大支柱: 一是作为伊斯

兰圣地守护者的宗教权威ꎬ 二是作为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的能源优势ꎮ③ 然

而ꎬ 在国际油价波动、 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国内青年群体的现代化诉求背景下ꎬ
传统的合法性基础逐渐显现出局限性ꎮ 在 «２０３０ 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的战

略框架下ꎬ 沙特开始大规模投资未来城市、 人工智能、 半导体、 可再生能源

等领域ꎬ 试图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经济多元化ꎬ 并重塑国家叙事ꎮ 在此进程中ꎬ
技术不再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ꎬ 而被赋予了整合民族共识、 增强政权合法性

和构建未来国家形象的政治功能ꎬ 成为理解沙特国家转型的关键切入点ꎮ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技术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ꎬ 也是国家权力重组与身份建构的

关键资源ꎮ 伴随着中美技术摩擦的加剧、 全球产业链的重塑以及新兴经济体

的崛起ꎬ 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兼具经济、 政治与文化意涵的分析框架重新

进入学界视野ꎮ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竞争ꎬ 侧重解释技术保

护主义、 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的互动机制ꎬ 较少关注后发国家如何在追求现

代化与自主发展的过程中ꎬ 将技术纳入国家叙事与民族动员体系之中ꎮ 据此ꎬ
本文将回顾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起源、 学术脉络和结构分野ꎬ 在此基础上提

出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 框架ꎬ 以揭示后发国家在全球技术秩序中的战略

逻辑与国家建构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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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民族主义的缘起与发展

关于技术民族主义的学术讨论最早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与日本之

间的激烈技术竞争期间ꎮ 美国学者罗伯特􀅰莱许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ｉｃｈ) 和日本学者

中山茂 (Ｓｈｉｇｅｒｕ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 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 “技术民族主义” 的概念ꎮ
前者旨在矫正美国视角下技术流动的不对称性ꎬ 建立有利于美国新机制ꎻ 后

者则是对当时日本 “科学技术立国” 的技术自强政策的总结和传播ꎮ 这两种

理解形成了技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两条主要路径ꎮ 莱许所代表的保护主义路

径ꎬ 将技术民族主义解释为国家直接干预国内市场以保护本国公司ꎬ 在国际

贸易、 法规和标准制定上ꎬ 通过贸易壁垒、 关税、 投资审查等手段ꎬ 排斥外

国参与ꎬ 保护本土高科技产业ꎮ① 在该路径下ꎬ 技术民族主义常常模糊国家安

全与单纯商业利益的界限ꎬ 在理论上延续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路ꎮ 早在

２０ 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ꎬ 这种保护主义政策还延伸到政府釆购、 标准制定、
投资措施等多个层面ꎬ 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ꎮ② 中山茂所代表的创新主

义路径ꎬ 则侧重于国家层面对创新意识以及创新环境的塑造ꎬ 政府通过研发

补贴、 财政和税收优惠等政策ꎬ 为研究机构、 大学和企业创造必要条件ꎬ 实

现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本土化ꎮ③ 这种技术民族主义的驱动力在于实现从

“模仿” 到 “创造” 的跨越ꎬ 是国家追求技术自强和经济主权的体现ꎮ④

自 ２０１８ 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ꎬ 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对技术民族主义

的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ꎮ 有学者指出ꎬ 技术民族主义已成为一种新的地缘政

治思潮ꎬ 驱动着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技术封锁与遏制ꎬ 将导致产业链的 “碎
片化” 发展ꎮ⑤ 除了技术贸易体系中的 “保护主义” 政策ꎬ 美国同样采取聚

焦于本国技术生产体系的 “创新主义” 政策ꎬ 即通过高技术研发政策和官产

学研协同创新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ꎮ 总体来看ꎬ 现有研究大多从发达国家间竞

争的视角出发ꎬ 将技术民族主义理解为维护技术优势的政策工具ꎬ 同时ꎬ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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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析下ꎬ 技术民族主义逐渐偏向于 “技术国家主义”ꎬ 其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则

被淡化ꎬ 也使得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情感的非理性因素被忽视ꎮ①

(二) 技术民族主义的结构分野

上述两种对技术民族主义的不同分析路径并非自相矛盾ꎬ 而是源于 “技
术” 与 “民族” 两个要素的不同侧重ꎮ 第一种界定方式以技术为核心ꎬ 将技

术开放性与封闭性作为分析轴线ꎮ 技术民族主义在此种维度下与技术保护主

义 (Ｔｅｃｈｎｏ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技术世界主义 (Ｔｅｃｈｎｏ －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 等概

念形成连续光谱ꎬ 强调的是国家在技术自主化和全球技术交流之间的策略选

择程度ꎮ 莱许最初提出技术民族主义概念时ꎬ 就是将其视为对 “技术全球主

义” 的挑战ꎮ② 具体而言ꎬ 技术民族主义表现为国家倾向于本土化技术开发、
对外技术依赖的限制与技术主权的巩固ꎬ 体现出一种在全球技术竞争与合作

中的相对封闭性或自主性ꎮ 第二种界定方式则以民族主义为核心ꎬ 以技术为

表现或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具体手段ꎮ 此时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的

亚类型ꎬ 强调通过对技术的掌控或利用ꎬ 以实现国家主权、 国家利益或民族

认同的增强ꎮ 这种界定方式在逻辑上与历史上的文化民族主义、 资源民族主

义③ꎬ 以及当前的数据民族主义、 算法民族主义、 元宇宙民族主义等概念具有

一致性ꎬ 即通过对某种特定资源或工具的垄断性控制与运用ꎬ 突出国家或民

族利益的至上性ꎮ 以技术作为民族主义的切入点并非新生事物ꎬ 而是植根于

技术塑造民族国家的逻辑之中ꎮ④

两个维度的交叉框定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具体坐标ꎬ 既重视国家意识形态

对技术发展的形塑作用ꎬ 也反映技术特性对民族主义的反向再定义ꎮ 这两个

维度的分析并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内部结构进行区分ꎮ
事实上ꎬ 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与科技产业发展政策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霸权

主义政策并非同一性质的政策ꎮ
将政策动力维度与技术地位维度进行交叉ꎬ 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民族主

义的内部结构: 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由现实的经济或安全压力驱动ꎬ 技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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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国家采取被动防护措施ꎬ 旨在保护本国特定高科技产业ꎬ 保障供应链安全ꎮ
其民族主义的情感因素相对较弱ꎬ 更偏向一种务实的产业政策ꎮ 进攻型技术

民族主义是技术优势国家以维持技术霸权为主要目的ꎬ 主动通过技术封锁、
出口管制、 制裁等手段打压竞争对手ꎬ 其本质是一种基于技术优势的重商主

义ꎮ 自强型技术民族主义由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驱动ꎬ 目标是摆脱技术依赖、
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ꎬ 其核心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创新体系建设ꎬ 实现技

术追赶和国家现代化ꎮ 遏制型技术民族主义则是技术优势国家不满足于技术

自主ꎬ 更试图将本国的技术、 标准和意识形态向外输出ꎬ 以争夺全球技术领

导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ꎮ①

表 １　 技术民族主义的类型

维度
核心动力

技术策略 情感因素

技术地位
弱势 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 自强型技术民族主义

优势 进攻型技术民族主义 遏制型技术民族主义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三) 技术民族主义的理论进路与沙特案例的选择

从上可以发现ꎬ 国内外学界对于技术民族主义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ꎮ 首

先ꎬ 多数研究以发达国家经验为中心ꎬ 强调产业保护主义与国家安全之间的

互动机制ꎬ 难以解释后发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发展实现国家建构ꎻ 其次ꎬ 既有

研究多停留在经济政策层面ꎬ 忽视技术在国家认同与政治合法性中的作用ꎻ
再次ꎬ 以 “优势—弱势” 和 “技术—情感” 的二元划分为基础的类型化框

架ꎬ 未能准确呈现处于中间地带的 “技术中等国家” 的复杂处境ꎮ② 为此ꎬ
本文选择沙特作为案例探究技术后发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ꎬ 既具有全球南方

国家一定的普遍性ꎬ 也具有典型代表性ꎮ 其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ꎬ 具体而

􀅰２０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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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 沙特在资源型国家中较早将技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政治叙事的双重

核心ꎬ 其转型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ꎬ 更是国家合法性与身份体系的重塑过

程ꎮ① 相较于部分地区国家ꎬ 沙特依托庞大的国家机器与社会动员机制ꎬ 采取

了更具 “发展型国家” 特征的路径———国家在战略规划、 制度设计、 资源配

置与叙事建构中扮演主导角色ꎬ 将技术议题全面纳入经济转型、 社会改革与文

化再造之中ꎮ 同时ꎬ 沙特的技术转型既致力于回应外部的安全化压力ꎬ 也体现

出内生的现代化动力ꎬ 在防御与扩张、 民族动员与制度理性之间形成动态平衡ꎮ
同时ꎬ 沙特的经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ꎮ 传统的 “技术—经济” 范式往

往强调资源型国家因 “石油租金” 而陷入 “去技术化” 与创新能力受限的困

境ꎬ 认为其难以摆脱 “资源诅咒”ꎮ②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沙特无论是在创新能力的综

合评估方面ꎬ 还是在数字政府、 通信基础设施、 科研产出、 产业技术与高端制

造等方面ꎬ 都取得了显著提高ꎬ 展现出打破旧范式的可能性ꎬ 也在理论上提示

了重新审视技术与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必要性ꎮ 同时ꎬ 沙特也展示了中等技术

能力国家如何寻求在全球技术秩序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政治自主性的过程ꎮ 因

此ꎬ 沙特是理解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南方制度化、 叙事化与政策化进程中

的关键样本ꎬ 而沙特近年来也正逐步展现出资源型国家实现技术跨越的可能性ꎮ
(四)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的提出与概念化

本文尝试提出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 概念ꎬ 用以区分以技术霸权为导

向的传统技术民族主义ꎬ 并突破以发达国家经验为中心的既有定义ꎮ 技术并

非单指具体的工业或信息产品ꎬ 而是指以知识体系、 制度能力与基础设施为

载体的综合性国家能力ꎬ 它既是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ꎬ 也是政治权力与社会

秩序的组织机制ꎮ 在此基础上ꎬ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由国家主导、 以

自主创新为核心、 并以技术发展服务于国家现代化与结构性跃升为目标的技

术民族主义形态ꎮ 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三方面: 一是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性ꎬ
即其首要目标并非追求单纯的技术霸权或抵制外来技术ꎬ 而是通过技术能力

建设推动产业升级、 实现经济独立并促进社会进步③ꎻ 二是具有突出的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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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ꎬ 强调国家在技术发展中的引导和制度塑造作用ꎬ 将技术视为整合国家

认同、 维护社会稳定与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工具ꎻ 三是展现出一定程度的

策略灵活性ꎬ 即在坚持技术主权的同时ꎬ 保持对外合作、 标准对接与多元路

径的包容性ꎬ 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求平衡ꎮ①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在逻辑上同时吸纳并调和了两组常被对立化的维度ꎮ
一方面ꎬ 它在技术策略上并非简单划分为进攻或防御ꎬ 而是依据产业环节与

发展阶段进行组合式配置: 在具备比较优势的细分赛道上采取标准输出与市

场开拓的进攻性策略ꎬ 在 “卡脖子” 环节则实施供应链韧性与替代能力建设

的防御性策略②ꎻ 另一方面ꎬ 在动员机制上也不拘泥于自强或遏制的情感二

分ꎬ 而是以 “自强” 为内在驱动、 以 “对外约束或博弈” 为外在手段ꎬ 两者

随情势与对象可转换并行ꎮ 由此ꎬ 它进一步打破了 “技术优势—技术劣势”
的静态二元ꎬ 将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段、 又欲上攀的技术中等国家与新兴

工业化国家置于解释框架: 这些国家往往在不同产业与阶段呈现优势与弱势

并存的中间位置ꎬ 需要以选择性开放与校准式防护的组合来实现从跟随到跃

升的路径转化ꎮ 这一认识与前文关于技术或民族双维度的讨论相衔接ꎬ 强调

技术策略与民族主义动员的可调节耦合ꎬ 而非僵硬对立ꎮ 基于上述思路ꎬ 本

文尝试对技术策略和情感因素两个维度进行重新概念化ꎬ 将其归纳为 “技术

权力争夺” 与 “技术安全叙事” 两个层面ꎮ
技术权力是现代国家建构能力的关键延伸ꎮ 现实主义传统强调国家权力

来源于其所控制的物质能力ꎬ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ꎬ 国家对技术基础

设施与关键技术产业的控制能力逐渐成为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支柱③ꎮ 通过对技

术的把控ꎬ 现代国家可以系统性加强知识、 生产、 金融、 安全等结构性权

力ꎮ④ 此外ꎬ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塑造下ꎬ 各国争相发展前沿新兴技术ꎬ 试图

在国际舞台上争夺科技领域主导权ꎬ 技术权力的争夺、 布局和秩序成为国际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ｒｇｉｏ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ꎬ “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ｏｄꎬ ｔｈｅ Ｂａｄꎬ ｏｒ ｔｈｅ Ｕｇｌ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２０２５ꎬ ｐｐ􀆰 １ － ２６􀆰

Ｊｏｎ Ｂａｔｅｍａｎꎬ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５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 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ａｎｄ － ｐｏｌｉｃｙ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ｌａｎｇ ＝ ｅｎꎬ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２３􀆰

唐新华: «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ꎬ 载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９ ~ ８９ 页ꎮ
[英国] 苏珊􀅰斯特兰奇著: «国家与市场»ꎬ 杨宇光等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２６ ~ ３４ 页ꎮ



为了发展的技术: 论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

竞争的焦点ꎮ① 由此ꎬ 当对技术权力的竞争被注入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的逻辑

后ꎬ 便构成了技术民族主义在物质与结构层面的实践路径ꎮ 发展技术不再仅

仅是单纯的技术或经济层面的行为ꎬ 而是权力的 “民族化” 实践ꎮ 在发展型

技术民族主义的框架下ꎬ 这一路径的目标并非追求纯粹的排他性霸权ꎬ 而是

将技术发展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ꎬ 以技术权力在大国竞争中实行 “对
冲战略”ꎬ 从而维持自主并带动国家地位的上升ꎮ② 这意味着政府在不同领域

采取组合策略: 在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采取进攻性的标准输出与市场开拓ꎬ
而在面临外部制约的 “卡脖子” 环节ꎬ 则通过增强供应链韧性和投资替代方

案来巩固基础ꎮ 在此框架下ꎬ “攻” 与 “守” 并非相互矛盾ꎬ 而是服务于同

一个整体发展目标ꎮ
技术安全叙事是应对地缘技术竞争压力的必然策略ꎮ 在全球技术权力的

“中心—边缘” 格局中ꎬ 大国技术权力的结构性压制使中等强国面临 “技术依

赖陷阱” 与 “技术安全困境” 的双重压力ꎮ 美国所推行的 “科技门罗主义”ꎬ
正是通过高科技合作构建盟国体系ꎬ 维持其在依附关系中的中心地位ꎬ 并通

过出口管制、 专利壁垒和技术标准联盟形成结构性压制ꎬ 向对其有技术依赖

关系的非中心国家施加压力ꎬ 使技术竞争演变为涵盖标准制定、 价值观输出

和供应链控制的全体系博弈ꎮ③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ꎬ 技术安全化已从防御性策

略演变为争夺技术领导权的主动布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安全化开始面临

“过度安全化” “安全化不足” 和 “超安全化” 的困境ꎮ④ 由此ꎬ 技术安全叙

事构成了技术民族主义的第二条核心路径ꎬ 即观念与动员的建构路径ꎮ 其功

能在于为前述的权力实践提供合法性来源并构建社会共识ꎮ 它通过将外部技

术压力、 供应链脆弱性等议题进行 “安全化” 阐释ꎬ 塑造出 “我们” 与 “他
们” 的边界ꎬ 将复杂的技术议题转化为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直接相关的公

共议题ꎮ 这为政府采取非常规的干预政策提供了政治上的正当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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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框架ꎬ 本文将梳理沙特建国以来技术与国家叙事的互构过程ꎬ
分析其技术民族主义如何从宗教与资源民族主义发展而来ꎬ 直至 “２０３０ 愿

景” 提出后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的正式确立ꎮ 同时ꎬ 通过对沙特在 “２０３０ 愿

景” 下的技术战略实践进行系统分析ꎬ 尝试校准技术民族主义的价值含义与

理论内涵ꎬ 为理解技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提供新的视角ꎮ

二　 沙特技术民族主义的源流与演进

自 １９３２ 年建国以来ꎬ 技术始终是沙特民族主义演化的重要线索ꎮ 在石油

经济崛起前ꎬ 技术更多作为国家治理与宗教事务的辅助工具ꎻ 在石油国有化

和产业链完善阶段ꎬ 技术被纳入能源—石化体系ꎬ 成为争夺产业控制权和构

筑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ꎻ 进入 «２０３０ 愿景» 时期ꎬ 技术跃升为跨领域的国家

战略资源ꎬ 与现代化叙事和国际制度塑造紧密绑定ꎮ 传统技术政治范式强调

石油租金的 “去技术化” 效应ꎬ 即资源财富抑制创新能力ꎬ 导致技术依赖型

经济结构的 “资源诅咒”①ꎻ 然而ꎬ «２０３０ 愿景» 下沙特通过主权基金对科技

领域的超常规投资ꎬ 逐渐展现出资源型国家实现技术跨越的可能性ꎬ 成为对

这一假定的重要挑战ꎮ②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ꎬ 技术权力争夺与技术安全叙事两

条主轴相互交织: 前者通过掌握关键产业链与制度话语权提升国家影响力ꎬ
后者则将技术能力纳入国家独立、 经济安全与文化认同的整体防护体系ꎬ 为

技术民族主义提供物质基础与叙事合法性ꎮ
(一) 资源民族主义中的技术融入

沙特建国初期的技术发展轨迹与其国家建构路径紧密交织ꎮ 伴随着石油

成为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核心载体ꎬ 沙特民族主义逐渐转向旨在维护自身

资源主权的资源民族主义ꎬ 即通过对自然资源的独占性掌控ꎬ 实现国家经济

主权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ꎬ③ 而技术在这一转型中既是权力争夺的工具ꎬ 也是

安全叙事的支撑ꎮ 在石油工业的带动下ꎬ 沙特逐渐通过掌握石油开采、 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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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以及石化产业链扩展ꎬ 成为石油领域的重要国家ꎮ 技术不再只是被动

引入的工具ꎬ 而是融入石油产业链和国家权力结构之中ꎬ 成为争夺产业控制

权与塑造安全叙事的关键变量ꎮ① 在此过程中ꎬ 沙特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资

源民族主义ꎬ 而其中所蕴含的技术民族主义因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ꎬ 沙特在技术权力的绝对弱势下产生资源民族主义ꎬ 并开始通过

各种方式争夺石油产业的参与权ꎮ １９３２ 年建国之初ꎬ 沙特在全球技术体系中

处于边缘地位———既无本土研发能力ꎬ 也未参与国际技术竞争ꎮ 在这一阶段ꎬ
民族主义强调的主要是文化、 宗教及政治整合ꎬ 技术仅为辅助工具ꎬ 尚未被

纳入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地位ꎮ １９３３ 年沙特与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

(ＳＯＣＡＬ) 签署 ６０ 年特许协议ꎬ 成立子公司全面负责油气勘探、 钻井、 运输

等业务ꎬ 并开展大规模勘探ꎬ 也促使现代工业技术开始以制度化方式进入沙

特ꎮ② １９３８ 年达曼油田的商业化开采ꎬ 标志着沙特进入石油经济时代ꎬ 也加

剧了沙特对石油收入的依赖ꎮ 由于沙特政府缺乏对石油产量和价格的影响力ꎬ
其实际收入深受国际石头巨头的影响ꎬ 这也催生了资源民族主义的萌芽ꎮ

另一方面ꎬ 技术安全叙事开始兴起ꎬ 石油技术成为维护国家财政独立与

抗衡外部压力的战略保障ꎮ 冷战背景下ꎬ 为应对西方石油巨头控制原油标价

和产量的做法ꎬ 沙特开始致力于塑造 “能源即主权” 的安全叙事ꎬ 并借此推

动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ꎮ 石油不仅关涉经济命脉ꎬ 也是国家独立和

战略安全的象征ꎬ 掌握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技术能力ꎬ 被视为抵御外部政治与

经济压力的关键手段ꎮ 在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中ꎬ 沙特联合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实

施石油禁运ꎬ 便是将技术控制与资源武器化相结合的地缘政治实践———利用

对开采、 运输、 炼制等全链条技术的掌握ꎬ 将资源民族主义与安全维度叠加ꎬ
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工具ꎮ 由此ꎬ 沙特开始重视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ꎬ
１９７４ 年ꎬ 沙特内部开始讨论设立科技政策协调机制ꎬ 以发挥国家在科技发展

中的作用ꎮ③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ＳＡＢＩＣ) 自 １９７６ 年成立后ꎬ 借助国家资本

和政策扶持ꎬ 在吉赞、 朱拜勒、 延布等地建设大型石化园区ꎬ 吸引了欧、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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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韩等跨国企业的投资ꎬ 使沙特不仅具备了上游油气开采技术ꎬ 也在聚合

物、 化肥、 合成材料等中下游领域积累了一定技术能力ꎮ① 由此ꎬ 沙特在国内

国际两个层面构建起资源民族主义话语ꎮ 一方面ꎬ 沙特石油收入支撑了公路、
医疗、 教育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ꎬ 逐渐形成了依赖福利分配维持政治稳定的

“地租国家” 模式ꎬ 同时打出 “阿拉伯之油属于阿拉伯” 的旗号②ꎬ 将石油财

富置于宗教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构建之中ꎮ 另一方面ꎬ 沙特依托民族主义话

语推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国有化ꎬ 通过石油禁运推动阿拉伯事业ꎬ 使石油被

赋予地缘政治武器属性ꎮ③

这一阶段的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 “资源民族主义内嵌技术因素” 的初始

形态ꎬ 技术在民族主义话语中虽未占据中心地位ꎬ 但已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

行和对外战略的重要支点ꎮ 其核心特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括: 首先ꎬ 在国

家建构与经济发展路径上ꎬ 技术主要依附于石油产业的扩张与制度化管理过

程ꎬ 通过 “外资引入—技术转让—国有化” 的渐进路径ꎬ 完成了从技术边缘

到初步掌握关键生产环节的转变ꎮ 其次ꎬ 沙特通过将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紧

密捆绑ꎬ 推动形成 “能源即主权” 的安全叙事ꎬ 使技术从单纯的生产工具转

化为地缘政治的战略资源ꎮ 再次ꎬ 在社会治理与国家认同层面ꎬ 石油财富

及其背后的技术能力被纳入宗教—民族主义叙事之中ꎬ 塑造出一种将现代

化成果与宗教使命相结合的国家形象ꎮ 这种形象既为王室权威提供了现代

性背书ꎬ 也为社会分配体系的稳定运转提供了物质支撑ꎮ 因此ꎬ 尽管这一

时期的技术民族主义仍然依附于资源民族主义ꎬ 但其在产业控制权、 国际

议价能力以及安全战略塑造中的作用ꎬ 已为后续技术民族主义的扩展奠定

了基础ꎮ
(二) 有限多领域拓展的资源技术民族主义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１５ 年ꎬ 沙特的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由资源驱动向

多领域延伸的阶段ꎮ 这一时期ꎬ 沙特完成了对阿美石油公司的国有化ꎬ 国家

依托石油财富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能源产业链ꎬ 并在炼化、 化工、 运输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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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技术自主化ꎮ 然而ꎬ 在高端制造、 精密工程、 信息通信等

战略性新兴技术方面ꎬ 沙特依旧严重依赖进口设备与外籍专家ꎮ 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 公共交通系统、 数字通信网络等项目ꎬ 普遍由国际承包商主导实施ꎬ
本土研发体系仍未成型ꎮ 这也使沙特在全球技术体系中虽已脱离完全边缘化ꎬ
但仍处于结构性依附的位置ꎮ 与内部演进并行ꎬ 外在环境的持续挤压不断影

响沙特的技术选择与产业布局ꎬ 地区安全冲击成为常态化背景ꎬ 全球能源—
金融周期剧烈波动ꎬ 迫使沙特不断扩展国家安全内涵ꎬ 将技术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ꎮ
在技术权力争夺方面ꎬ 经过多轮博弈ꎬ 沙特从与西方石油公司合资、 技

术转让直到后续的阿美公司国有化ꎬ 逐步掌握了油气产业的技术与管理权ꎮ
在机构层面ꎬ 阿美石油公司更名为沙特阿美ꎬ 标志着石油产业全面收归国有ꎬ
在全产业链条上自主性增强ꎻ① １９９３ 年接管沙特阿拉伯营销和精炼公司

(ＳＡＭＡＲＥＣ) 后ꎬ 阿美完成了上下游一体化布局ꎬ 成为覆盖勘探、 生产、 炼

化和出口的综合性巨头ꎮ 在技术层面ꎬ 沙特依托国有企业不断强化自主研发

能力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阿美在宰赫兰设立全球领先的勘探与工程研发中心ꎬ 并逐步

形成覆盖北美、 欧洲和亚洲的研究网络ꎬ 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实力的地球科学

与能源技术平台ꎮ② 在石化产业中ꎬ 基本工业公司通过引进炼化技术、 签署技

术许可协议以及国产化消化吸收ꎬ 实现了聚合物、 化肥、 合成材料等领域的

本土能力建设ꎮ 这些举措使沙特在能源产业链上形成了较强的自主性和技术

壁垒ꎮ 在人才层面ꎬ 阿美与基本工业公司均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ꎮ 阿美通

过研发中心和培训体系培养了大批本土专家ꎬ 使其能够独立承担地震勘探、
钻井解析和工程管理等关键环节ꎻ③ 基本工业公司则通过派遣工程师赴美、
欧、 日学习培训ꎬ 形成了本土化的技术和管理团队ꎮ 这种本土人才与外部经

验相结合的路径ꎬ 不仅减少了对外部专家的依赖ꎬ 也为国家长期技术积累提

供了制度化保障ꎮ④

在技术安全叙事层面ꎬ 沙特逐步将 “能源即主权” 的传统叙事外延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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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安全范畴ꎬ 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安全逻辑ꎮ 一方面ꎬ 能源主权仍是核心———
在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等地区冲突中ꎬ 沙特依赖稳定的油气生产与出口能力ꎬ
维持经济运行与对外战略自主ꎮ① 另一方面ꎬ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调整引发沙特

对长期安全保障的疑虑ꎬ 促使沙特开启国防技术自主化进程ꎬ 并加大对交通、
钢铁、 水泥、 铝业等基础工业的投资ꎬ 以减少对关键物资的外部依赖ꎮ 此外ꎬ
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到来ꎬ 沙特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国家安全挂

钩ꎬ 启动电子政务计划 (Ｙｅｓｓ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ꎬ
并大力发展国内信息及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ꎮ 这些实践虽然仍依赖外部技

术供应ꎬ 但其纳入国家安全叙事的过程ꎬ 表明技术能力已被有意识地视为国

家综合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ꎮ
这一阶段的沙特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 “资源民族主义为核心、 多领域拓

展为补充” 的特征ꎬ 首先ꎬ 技术自主性高度集中于资源相关领域ꎮ 沙特通过

阿美公司全面国有化和基本工业公司的产业布局ꎬ 实现了在油气勘探、 炼化

及石化产品制造上的自主化ꎬ 形成了较强的产业链整合与控制能力ꎮ 然而ꎬ
这种自主性并未在更广泛的高端制造和信息技术领域复制ꎬ 技术能力结构仍

明显偏向资源依赖型ꎻ② 其次ꎬ 技术权力争夺以能源议价权为核心ꎮ 沙特通过

产能调节、 定价谈判和长单合同等手段ꎬ 同时借助其在欧佩克的核心地位ꎬ
成为国际能源市场格局的重要塑造者ꎬ 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掌握话语权ꎮ 这种

技术权力并不仅限于生产能力ꎬ 还体现在设备采购、 工程设计、 技术许可和

人才培养等环节的本土化控制ꎻ 再次ꎬ 技术安全叙事的内涵开始扩展ꎮ 在保

持 “能源即主权” 核心理念的同时ꎬ 沙特逐步将技术安全纳入更广泛的国家

安全议程ꎬ 包括关键工业品供应链安全、 基础设施信息化以及国防自主化ꎮ
通过引入国际先进技术、 投资本土配套产业和信息通信网络建设ꎬ 沙特在安

全叙事中强化了技术作为维护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支柱地位ꎮ 这一阶段既奠定

了沙特后石油时代技术战略的物质与制度基础ꎬ 也暴露出产业结构单一、 核

心技术外依赖强等内在局限ꎮ 这种结构性特征为下一阶段跨领域、 多产业的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 转型提供了起点和动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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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２０３０ 愿景» 与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的确立

２０１６ 年ꎬ 沙特提出 “２０３０ 愿景”ꎬ 标志着技术政策完成了从部门性规划

到国家战略的跃升ꎮ 其核心在于将技术发展视为国家现代化与治理体系升级

的系统性支撑机制ꎬ 而非单一产业的增长工具ꎮ «２０３０ 愿景» 确立了以知识

经济、 创新体系与数字化治理为主轴的政策导向ꎬ 要求通过制度化的研发

投入与成果转化ꎬ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形态更新的协

同ꎮ 在此框架下ꎬ 沙特逐渐完善了分层政策体系构建以及与此匹配的机构

改革ꎮ
政策体系方面ꎬ 政府陆续出台了具有领域导向的配套战略ꎬ 如 ２０１６ 年的

«国家转型计划» (ＮＴＰ)、 ２０２０ 年的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ＮＣＳ)、 ２０２１ 年

的 «国家数据与人工智能战略» (ＮＳＤＡＩ) 以及 ２０２２ 年的 «国家工业战略»
(ＮＩＳ) 等ꎮ 这一体系化政策结构体现出 “发展—安全—认同” 三位一体的发

展型技术民族主义叙事逻辑ꎮ 在发展维度上ꎬ «２０３０ 愿景» 作为总纲提出以

“创新、 数字化转型与创业精神” 驱动经济多元化ꎬ 并在 «国家转型计划»
中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电子政务的建设落实 “发展型” 目标ꎻ 在安全维度上ꎬ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明确将网络韧性视为国家安全与主权的支柱ꎬ 将数据主

权与技术能力纳入国家安全议程ꎬ 体现 “发展的安全化”ꎻ 在认同维度上ꎬ
«国家工业战略» 等内容提出塑造沙特作为全球技术与工业领导者的国家形象ꎬ
强调 “建设一个让世界仰望的国家”ꎬ 显示出国家身份正从 “宗教守护者—能

源输出者” 向 “技术型文明国家” 的转化ꎮ
基于总体的政策框架ꎬ 沙特开始以战略规划为轴心推进制度重构ꎬ 将技

术议题从部门层级提升至国家治理的中枢位置ꎮ 这一过程以 ３ 个关键阶段为

标志: 一是对既有机构的功能再定位ꎬ 如通信与信息技术部 (ＭＣＩＴ) 被赋予

统筹国家数字化转型、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职责ꎻ 二是对主

权基金和监管机构的结构性重塑ꎬ 如公共投资基金在 ２０１７ 年后被确立为推动

经济多元化与技术本地化的 “国家资本引擎”ꎬ 通过投资新兴产业、 人工智能

和绿色能源领域来实现战略性产业布局ꎻ 三是新设一批具备跨部门协调功能

的专门机构ꎬ 如 ２０１９ 年设立数据与人工智能总局 (ＳＤＡＩＡ)、 ２０２１ 年设立数

字政府局 (ＤＧＡ)ꎬ 以及 ２０２１ 年设立开发与创新局 (ＲＤＩＡ) 等ꎬ 以期强化国

家在数据治理、 人工智能、 安全与科研创新等领域的制度整合能力ꎮ 由此ꎬ
技术不再是经济现代化的附属物ꎬ 而是被政治化、 制度化为国家建构的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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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 构成沙特在后石油时代维系合法性与竞争力的核心机制ꎮ①

这一时期ꎬ 沙特的技术发展环境既有国内现代化驱动的内生压力ꎬ 也叠

加了中美科技摩擦加剧所带来的外部挤压ꎮ 全球高技术竞争格局日益呈现双

极化趋势ꎬ 美国在半导体、 人工智能、 先进制造等领域强化出口管制与技术

封锁ꎬ 中国则加速推动技术自立与国际合作布局ꎬ 沙特在这一背景下既面临

被排挤出核心技术链条的风险ꎬ 也看到了在全球南方与非西方国家间塑造技

术节点地位的战略机遇ꎮ② 因此ꎬ 这一阶段的技术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同时带

有 “防御性抗压” 与 “主动性扩张” 双重属性ꎬ 超越了此前资源依赖与有限

拓展的局限ꎬ 转向跨产业、 跨制度乃至跨文化的全面布局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这一阶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资源部门的衰退或退出ꎻ 相反ꎬ 油气产业依托数

字化、 自动化与绿色技术实现再结构化ꎬ 高新技术在能源勘探、 智能炼化与

碳循环利用等环节的广泛应用ꎬ 使资源经济成为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

重要载体ꎮ

三　 «２０３０ 愿景» 下沙特推进发展型技术

民族主义的举措与成效

　 　 当前ꎬ 沙特的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ꎮ 在技术权

力争夺上ꎬ 沙特试图超越传统能源范畴ꎬ 向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绿色能源

等新兴产业延伸ꎬ 通过制度、 标准与资本ꎬ 提升其在全球技术秩序中的地位ꎮ
在技术安全叙事上ꎬ 沙特将 “自主可控” 与 “文明认同” 结合ꎬ 既通过多元

合作和本土研发降低对外依赖ꎬ 又在伦理、 文化和治理层面赋予技术发展以

伊斯兰价值合法性ꎮ③ 这种内外兼重的逻辑ꎬ 使沙特在国际体系中既能防御外

部技术封锁压力ꎬ 又能主动塑造新型技术秩序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沙特围绕技术

展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国家工程ꎮ 这些实践不仅展示了沙特在技术权力争

夺中的积极姿态ꎬ 也折射出其在技术安全叙事中通过本土化伦理、 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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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自主性的不断强化ꎮ
(一) 发展导向性: 以技术促产业升级与经济独立

沙特提出 «２０３０ 愿景» 后ꎬ 发展导向成为该国技术民族主义最鲜明的内

核逻辑: 技术首先被赋予推动经济结构跃迁与产业链攀升的任务ꎬ 其政治含

义才由此外溢到安全、 认同与合法性之中ꎮ① 内生压力则提供了最直接的驱动

力: 经济结构对石油的高度依赖ꎻ 人口年轻化带来的就业与社会流动需求ꎻ
治理效能的现代化诉求与国家合法性再生产的要求ꎮ 技术由此成为把经济增

长的物质逻辑与现代国家的象征逻辑结合起来的重要要素ꎮ 外部环境则强化

了这种发展偏序: 全球能源转型加速、 前沿技术竞赛分化ꎬ 中美科技摩擦推

动产业、 规则、 标准的升级重构ꎬ “缺席者” 可能在新一轮全球分工中被边缘

化ꎮ 技术因此被框定为后石油时代的主权要素ꎬ 发展被定义为最优先的安全

定位ꎮ
在这一发展导向图景中ꎬ “新未来城” 项目是最具代表性的实践ꎮ 其政治

经济学逻辑既是对 “资源诅咒” 的主动回应ꎬ 也是对青年社会期望的结构性

对接ꎮ 作为 «２０３０ 愿景» 的核心项目ꎬ “新未来城” 直指绿氢、 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与智慧交通等高附加值赛道ꎻ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ＰＩＦ) 以

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的首批资本性投入进行重资产、 长周期布局ꎬ 大力吸引全球

要素ꎮ 项目在实施层面采取 “以赛道组织空间、 以空间反哺产业” 的机制:
一方面ꎬ 围绕绿氢的超级工厂与低成本可再生能源配套ꎬ 谋求在未来能源的

供给端占位并锁定跨洲的长期供货合同ꎬ 争取新赛道的定价权ꎻ 另一方面ꎬ
以智慧线城 (Ｔｈｅ Ｌｉｎｅ) 等 “奇观型” 城市模块为技术集成与标准输出的试

验场ꎬ 争夺自动驾驶、 物联网、 储能、 模块化建造与数字孪生等领域的话语

权ꎮ 为了应对本土人才瓶颈ꎬ 该项目把塔布克与新城地区青年定向送入全球

一流院校与实验室ꎬ 毕业后直接纳入项目需求侧ꎻ 这种 “人才—项目—制度”
的联动机制ꎬ 使人力资本的培养与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相匹配ꎬ 也回应了

青年人口的现代化期待与国家认同重塑需求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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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氢能领域ꎬ 沙特将绿色氢能设定为涵盖出口、 标准和产业生态的

战略性产业ꎬ 围绕生产、 贸易和标准三方面进行布局ꎮ 首先ꎬ 沙特通过投资

电解设备、 可再生电力和港口冷链ꎬ 逐步覆盖生产、 运输到应用的完整产业

链条ꎻ 其次ꎬ 沙特与欧洲和东亚市场签订长期供应协议ꎬ 将潜在需求转化为

可预测的现金流ꎬ 以此支持上游资本持续投入ꎻ 再次ꎬ 沙特通过积极参与国

际认证和碳排放计量的规则制定ꎬ 争取在绿色能源定义与标准设定的全球博

弈中拥有更大话语权ꎮ 基于绿氢产业提供低碳能源支撑ꎬ 沙特加快推进数字

经济与云基础设施体系建设ꎬ 依托地理优势、 政策环境与能源成本优势ꎬ 吸

引谷歌、 甲骨文、 华为等企业建立数据中心ꎬ 承接区域数据流ꎬ 为人工智能

训练、 内容分发与跨境金融提供低时延与合规环境ꎬ 逐渐将自身塑造为西亚

非洲的数据枢纽ꎮ①

发展导向性不仅体现在国家主导的投资实践ꎬ 还体现在如何将发展战略

转化为社会共识ꎮ 沙特政府和媒体将 “新未来城” “智慧线城” “飞跃” 科技

大会 (ＬＥＡＰ Ｔｅｃ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等大型项目塑造为国家未来和代际机遇的象

征ꎬ 将 “新未来城” 定义为 “为变革而设计ꎬ 由愿景驱动的未来之城”②ꎮ 通

过直观的工程形象展示和频繁的国际推广活动ꎬ 这些宏观战略被转化为公众

可感知的就业机会、 创业方向和生活方式ꎮ 在这一叙事下ꎬ 发展被阐释为

“新的独立”ꎬ 而技术则被定义为 “新的主权”ꎮ 产业升级不仅被视为提升效

率的措施ꎬ 更被理解为避免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 保障国家安全

与自主的必要条件ꎮ
这一逻辑将技术民族主义从传统的 “防御外部风险” 框架中抽离出来ꎬ

转而强调 “主动塑造国内结构”ꎮ “新未来城” 的综合开发、 绿色氢能的全链

条布局、 以及数据—云计算—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ꎬ 共同构成了发展导向性

的支撑ꎮ 这种政策、 产业与社会的内在耦合ꎬ 使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具备了

可持续和可复制的内生动力ꎬ 助力国家在 “后石油时代” 实现经济增长、 国

家独立和社会认同的同步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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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家建构性: 以技术塑造治理模式与国家认同

国家建构性强调技术在制度塑形、 社会整合与合法性生产中的中枢作用ꎮ
在 «２０３０ 愿景» 框架下ꎬ 技术既是优化国家能力与公共服务的治理手段ꎬ 也

是重写民族主义叙事、 重组国家—社会关系的象征资源ꎮ 长期依赖资源分配

与宗教权威维持的合法性结构ꎬ 难以为年轻化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期望ꎮ
通过数字化治理与智能化公共服务ꎬ 政府能够将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转化为

公众可以直接感知的治理成果ꎬ 并在传统价值与全球技术规范之间搭建 “兼
容与互证” 的桥梁ꎮ

人工智能伦理标准输出是对这一维度的体现ꎮ ２０１９ 年成立的数据与人工

智能总局成为国家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央枢纽ꎬ 其职能覆盖治理、 产业、
伦理三方面ꎮ 沙特通过出台 «国家数据与人工智能战略»ꎬ 制定数据治理与人

工智能发展路线图ꎬ 由此强化了新兴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ꎬ 并培育了本土技

术人才与企业创新生态ꎮ 同时ꎬ 沙特政府支持人工智能本土伦理标准与国际

对接ꎬ 通过与伊斯兰世界教科文组织 (ＩＣＥＳＣＯ) 协作推出 «伊斯兰世界人工

智能伦理利雅得宪章» (以下简称 «宪章»)ꎬ 将公平、 隐私、 责任与透明等

原则纳入人工智能治理框架ꎬ 使伊斯兰伦理与全球技术规范形成制度对接ꎮ①

这种 “伦理本土化—标准国际化” 的耦合ꎬ 使技术治理获得文化合法性ꎬ 同

时为沙特在国际制度竞争中提供差异化的话语资产ꎮ
从治理工程的维度看ꎬ 沙特国家建构性的技术路径从基础设施向制度建

设层层递进ꎮ 在基础设施层面ꎬ 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总局宣布全国 ６ 个城市

部署 ３０ 个人工智能站点ꎬ 使算力与边缘智能应用能够落地ꎬ 并成为 “国家人

工智能基座” 的组成部分ꎻ 同时ꎬ 沙特政府持续扩展统一政务云与数据中心

群ꎮ 内政部通过统一电子平台 “阿布舍尔” (Ａｂｓｈｅｒ) 发放超过 ２ ８００ 万个数

字身份ꎬ 覆盖高频民生事务ꎬ 在全国构建起一个覆盖政务、 商业与政府之间

接入的技术底座ꎮ② 卫生部推出了中东首个虚拟医院 (Ｓｅｈ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将人工智能驱动的诊断工具和远程会诊纳入系统性医疗服务ꎬ 显著提高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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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资源的覆盖与调度效率ꎮ 医疗、 教育和交通等部门大规模导入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技术ꎬ 推动了公共服务在资源配置上的精细化与智能化ꎬ 让现代化这

一宏观战略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ꎮ 与此呼应ꎬ 沙特于 ２０２３ 年正式实施

«个人数据保护法» (ＰＤＰＬ)ꎬ 为跨境个人数据流动建立合规审查机制ꎬ 并辅以

数据与人工智能总局发布的补充性法规ꎬ 逐渐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ꎮ
面对美欧主导的技术伦理框架ꎬ 沙特并未陷入 “要么移植、 要么抵制”

的二元模式ꎬ 转而以 “文明多样性—原则同构” 的逻辑参与治理再造: 在隐

私、 透明、 公平等通用价值上与国际趋同ꎬ 在价值来源与实践方式上保留伊

斯兰特色ꎬ 由此形成既可对话、 又能差异化竞争的标准资产ꎮ 国家建构性使

技术民族主义在沙特语境中从单一的 “产业政策工具” 升级为系统性的 “国
家工程”ꎬ 而人工智能正是这一工程中最具标志性的制度载体ꎮ 通过将人工智

能与伦理规范、 数字治理、 公共服务体系融合ꎬ 国家不仅实现了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ꎬ 也在持续生产和更新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认同ꎮ 与强调算法主权、 技

术封锁或对外竞争的 “人工智能民族主义” 不同ꎬ① 沙特并未将人工智能单

独塑造成排他性的权力象征ꎬ 而是将其制度性地吸纳进以发展和国家建构为

导向的技术民族主义框架之中ꎬ 使其服务于社会整合、 公共治理与价值转译

等更为广泛的目标ꎮ 沙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ꎬ 一方面ꎬ 通过人工智能提升服

务可及性与治理响应速度ꎬ 强化国家的绩效合法性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将伊斯

兰伦理转译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ꎬ 国家在传统价值与现代权利之间构建起新

的认同纽带ꎮ 正是在这种能力建设、 合法性创新与认同重塑的叠加中ꎬ 发展

型技术民族主义展现出跨经济、 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强大张力ꎮ
(三) 策略灵活性: 以技术平衡产业自主与对外合作

策略灵活性刻画了沙特在全球技术竞争加剧背景下的务实选择: 既不把

“自主” 误解为封闭ꎬ 也不把 “开放” 等同于依附ꎬ 而是在多边博弈中尝试

构造可转圜的战略空间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沙特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上升: 中

美科技摩擦导致半导体设备和高端算力被政治化ꎬ 欧洲强化对关键原材料和

数字安全的审查ꎻ 以色列、 土耳其、 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人工智能与无人

系统、 网络安全与数字服务布局ꎻ 来自伊朗及其网络代理的攻击与信息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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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不断上升ꎮ① 在此环境下ꎬ 沙特需要同时灵活应对技术脱钩、 标准分化和供

应链脆弱化等多重挑战ꎮ
在半导体领域ꎬ 沙特认识到短期内难以突破先进制造环节的高壁垒ꎬ 因

此采取 “设计先行、 制造外包、 封测补位” 的渐进式战略ꎮ ２０２２ 年举办的未

来半导体论坛和 ２０２４ 年成立的国家半导体中心ꎬ 均强调通过资金引导和人才

培养来推动本地设计能力ꎬ 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吸引 ５０ 家设计公司、 培养５ ０００名
工程师ꎬ 并引入大规模投资ꎮ② 这种方式彰显了沙特以轻资产和高附加值为切

入点、 先行建立人才与企业的本地集群的特点ꎮ 在产业组织上ꎬ 沙特公共投

资基金 (ＰＩＦ) 成立全资子公司埃奈特 (Ａｌａｔ) 公司ꎬ 并与沙特国王科技大学

(ＫＡＵＳＴ)、 国王科技城 (ＫＡＣＳＴ) 等科研机构和科技中心协作ꎬ 以半导体业务

为基础ꎬ 发展先进工业和新一代基础设施ꎬ 由此推动从科研到产业化的闭环衔

接ꎮ 在外部合作层面ꎬ 沙特通过资本投资和战略对接进入不同地区的生态: 与

美国对接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ꎬ 与东亚代工体系连接制造能力ꎬ 与欧洲企业形

成在功率半导体和车规芯片上的互补ꎬ 从而在议价和风险对冲上保持主动ꎮ
与半导体领域相呼应ꎬ 沙特对跨境数据流与云基础设施进行了 “主权化”

治理ꎮ 长期以来ꎬ 沙特依赖国际云服务商支撑关键领域ꎬ 但随着数字经济渗

透金融、 医疗等产业ꎬ 该国对数据安全和 “数字殖民主义” 的忧虑显著增加ꎮ
为支持数据本地化政策的落地ꎬ 沙特推出一系列配套措施ꎬ 包括对外资云计

算服务提供商征收 “数据主权税”ꎬ 用以投资建设沙特国内自主的数据中心设

施ꎮ 同时ꎬ 沙特积极扶持本土云计算产业的发展ꎬ 尤其是沙特信息技术公司

(ＳＩＴＥ) 国家云平台等本地云计算企业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ꎬ 使得

国内云服务市场规模迅速扩大ꎬ 竞争力明显提升ꎮ 此外ꎬ 沙特的 «个人数据

保护法» 中对数据跨境传输提出了严格要求ꎮ 根据该法令ꎬ 个人数据在进行

影响评估并获得监管机构书面批准之前ꎬ 不得在沙特境外存储或处理ꎮ③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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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 “数字海关” 的制度不仅对进入沙特的数据进行安全审查ꎬ 更对敏感数

据出境设定了明确的条件和严格的审批流程ꎮ
策略灵活性的关键在于把外源压力转化为制度能力ꎮ 美国挑起的中美科

技摩擦与美国的 «芯片与科学法案» 的外部挤压、 关键材料与设备的地缘限

制、 地区竞争者的技术加速ꎬ 构成外部趋紧的客观环境ꎮ 而沙特的政策响应

不是单一的逆全球化或完全的在地化ꎬ 而是以分层治理的方式进行风险配置:
在芯片上游以全球化的资本与订单对接供给网络ꎬ 在中游以设计与封测的本

地化积累产业黏性ꎬ 在下游以应用场景和公共采购打造需求牵引ꎮ 在数据治

理方面ꎬ 沙特以跨境规则与本地设施的组合为跨国企业提供 “合规路径”ꎬ 以

产业扶持为本土企业提供 “成长路径”ꎬ 从而使国家能在不同议题上进行机动

调整和灵活应对ꎮ
此外ꎬ 沙特在防务等领域长期依赖美国ꎬ 然而ꎬ 随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

上升和大国竞争加剧ꎬ 沙特逐渐将防务自主化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这一转型与其在半导体与数据主权领域所展现的 “策略灵活性” 逻辑一脉相

承ꎬ 即通过 “外向合作—内向自主” 的双向路径ꎬ 减少对单一外部伙伴的依

赖ꎬ 增加制度与产业上的独立性ꎮ 沙特于 ２０１７ 年成立国防工业总局 (ＧＡＭＩ)
并推动沙特阿拉伯军事工业公司 (ＳＡＭＩ) 的发展ꎬ 其目标是在 ２０３０ 年前实

现 ５０％的防务本地化生产ꎮ 到 ２０２３ 年底ꎬ 沙特已将本土防务产能提升至

２０％ ꎬ 显著高于 ２０１８ 年的 ４％ ꎮ① 在国际合作层面ꎬ 沙特通过多边参与与资本

投入拓展防务合作空间ꎬ 如讨论加入英、 意、 日三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

机项目 (ＧＣＡＰ) 的可能性ꎬ 以获取先进航空技术与国际话语权ꎮ 又如ꎬ 近年

沙特与中国加强了军事合作ꎮ 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对沙特的武器转让量较

前五年激增近 ４００％ ꎬ 同时聚焦技术转让与沙特本土制造能力提升ꎬ 促进沙特

军事采购本土化目标的达成ꎮ②

策略灵活性并不是对发展导向性和国家建构性的补救或修正ꎬ 而是使它

们能够稳定运作的保障ꎮ 发展导向的技术路径需要稳定的生产要素和市场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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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ꎬ 国家建构性的路径则需要能够被验证的治理能力和公众可感知的安全边

界ꎮ 通过半导体产业布局与数据主权治理这两个案例ꎬ 我们可以看到沙特正在

努力将对技术民族主义 “封闭与自我孤立” 的传统印象转化为 “制度能力建设”
的现实图景ꎮ 在这一逻辑下ꎬ 合作并不意味着丧失自主ꎬ 而是为了增强自主能

力ꎻ 自主也不是自我封闭ꎬ 而是为了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合作ꎮ
当前ꎬ 沙特的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已显现出若干阶段

性成果ꎮ 经济上ꎬ 沙特非石油部门比重稳步上升ꎬ 新兴技术产业逐步成为新

增长点ꎬ 显示出摆脱资源依附的积极态势ꎮ 在制度层面ꎬ 沙特政府将技术置

于沙特国家治理核心议程ꎬ 科研资助、 标准制定与创新激励机制之间协同并

进ꎬ 为政策执行提供了制度支撑ꎮ 在社会层面ꎬ 技术现代化逐渐成为沙特凝

聚社会共识与激发青年参与的新语汇ꎬ 并通过教育与创新政策强化了面向未

来的公民意识ꎬ 使民族主义在价值表达上呈现出现代化转向ꎮ 在国际层面ꎬ
沙特在人工智能伦理、 绿色能源与区域数据治理等领域积极参与多边合作ꎬ
努力从技术追随者转向区域性规则参与者ꎮ 总体而言ꎬ 这些进展虽仍处于起

步阶段ꎬ 但已使沙特技术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由单纯 “防御外部依赖” 扩展

为 “培育内部能力”ꎬ 为后石油时代国家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四　 结论

经过 ２０ 世纪中叶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 ２０ 世纪末苏联解体的两次

浪潮后ꎬ 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理论逐渐完善ꎬ 成为理解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

会转型的重要理论工具ꎮ 当前ꎬ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ꎬ
技术权力的概念内涵得到不断重塑与拓展ꎮ 新技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ꎬ
技术鸿沟、 数字鸿沟和发展鸿沟却在不断扩大①ꎬ 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技术后

发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技术依赖ꎬ 甚至是 “数字殖民” 挑战ꎮ 在此背景下ꎬ 区

别于传统技术民族主义的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ꎬ 成为这些国家应对技术权力扩

张、 谋求技术权力地位的必然策略ꎬ 也是重塑国家叙事、 鼓励创新发展的主动

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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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是当今中东地区以及阿拉伯世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和重要性的国家ꎬ
理解沙特国家建构中的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的互动ꎬ 有助于以点带面地探寻

地区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特点ꎮ 沙特的传统国家认同建构主要由瓦哈比主义

的宗教身份以及石油经济主导下的资源民族主义支撑ꎮ 然而ꎬ «２０３０ 愿景»
的国家转型要求和地区国际竞争不断白热化的外在压力使得沙特的国家认同

支柱开始出现转变ꎬ 技术在其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发展

型技术民族主义开始在沙特兴起ꎬ 并通过技术权力争夺和技术安全叙事来界

定和巩固国家认同的边界ꎬ 这种趋势一定程度上是沙特突破保守宗教束缚以

及石油经济窠臼的尝试ꎬ 也是应对 “技术霸权主义” 的权力挤压、 争取技术

自主的努力ꎮ
综合来看ꎬ 当下沙特的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已呈现出较为清晰且稳定的

实践形态ꎮ 其一ꎬ 在政策定位上ꎬ 技术不再被视为服务于单一产业或效率提

升的工具ꎬ 而是被明确上升为国家转型的核心意识形态资源ꎬ 与经济多元化、
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未来想象紧密绑定ꎮ 其二ꎬ 在实践路径上ꎬ 沙特并未采取

碎片化或单点突破的技术发展策略ꎬ 而是通过主权资本投入、 制度重构与叙

事塑造的联动推进ꎬ 形成覆盖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绿色能源等领域的系统

性工程ꎮ 其三ꎬ 在权力逻辑上ꎬ 沙特的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并不以封闭排他

为特征ꎬ 而是通过策略开放的方式积极融入全球技术体系ꎬ 在多边合作、 标

准对接与资本流动中持续校准技术主权边界ꎮ 其四ꎬ 在民族主义话语表达上ꎬ
技术逐渐取代单一的宗教或资源叙事ꎬ 成为重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ꎬ 使民

族主义呈现出面向未来、 强调发展与能力建设的现代化取向ꎮ 上述特征共同

构成了沙特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的现实图景ꎬ 也显示出其不同于传统防御型

或霸权型技术民族主义的独特路径ꎮ
然而ꎬ 沙特在进一步推进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的道路上ꎬ 仍面临诸多制

约和挑战ꎮ 首先ꎬ 本土高端人才储备不足与创新生态的内生性不强ꎬ 是该国

实现技术自主的根本瓶颈ꎮ 其次ꎬ 以石油收益为基础的 “重资产” 投入模式ꎬ
使其转型路径高度暴露于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风险之中ꎬ 财政可持续性面临

考验ꎮ 最后ꎬ 美国挑起的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等地缘政治压力ꎬ 使其 “策略开

放性” 面临严峻考验ꎬ 试图在不同技术体系间平衡多方关系的空间日益受限ꎮ
面对这些困难ꎬ 沙特未来的应因进路在于: 一是必须超越 “资本换技术” 的

传统模式ꎬ 通过深化国内教育与科研体制改革ꎬ 构建可持续的内生创新体系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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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治理上继续以 “伦理先行” 与制度建设为框架ꎬ 平衡技术变革的社会

冲击ꎬ 确保转型过程的政治与文化合法性ꎻ 三是坚持以主权资本为杠杆的多

元化技术外交ꎬ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积极 “占位”ꎬ 以对冲单一依赖的地缘政

治风险ꎮ
与传统技术民族主义的 “守成” 策略不同ꎬ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核

在于发展ꎬ 其所关注的地位提升、 体系塑造等对外诉求ꎬ 都是解决国家间和

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的手段ꎮ 这种内核与全球发展倡议中坚持

发展优先、 坚持人民中心、 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行动导向的

原则相契合ꎮ 因此ꎬ 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远非终点ꎬ 其发展目标也远非实现

短期经济竞争中的优势ꎬ 而是降低单一外部技术来源依赖、 打破产业链和价

值链结构性约束ꎬ 最终实现普惠发展、 命运共担的系统努力ꎮ 因此ꎬ 在中国

同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沙特等相对富裕的国家进行科技合作的过程中ꎬ 也应多

方面看待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ꎬ 在推动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的同时ꎬ 更应该

避免科技创新成为 “富国和富人的游戏”ꎬ 既不让技术红利仅集中于少数发达

国家ꎬ 也不让其只惠及精英群体ꎬ 最终实现技术普惠与发展共享ꎮ 基于此ꎬ
中沙技术合作中更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ꎬ 中沙合作不应是封闭的双边体系ꎬ
双方应利用沙特的资本优势和中国的中高端技术与工程能力ꎬ 有计划地向其

他发展需求迫切的阿拉伯或非洲欠发达国家进行 “二次产业转移”ꎻ 其二ꎬ 中

沙在推动技术人才本地化培养的过程中ꎬ 应更多地将产学研本地化资源强制

性地向沙特国内的欠发达地区转移ꎬ 确保技术能力不仅停留在中心城市ꎬ 而

是能切实带动边缘地区的就业与产业生态ꎬ 防止国内 “技术飞地” 的产生ꎻ
其三ꎬ 在国际技术伦理标准的制定上ꎬ 中沙应联合其他全球南方国家ꎬ 反对

欧美国家以 “高门槛” 伦理 (如过度严苛的数据隐私和算法透明度要求) 为

名ꎬ 行 “技术壁垒” 之实ꎬ 而是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追赶阶段拥有必要的数据

应用空间ꎬ 确保伦理标准成为发展的 “助推器” 而非 “刹车片”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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